
10月 怕麻煩女巫的多管閒事│躲貓貓#2 
  
 
　　艾伯特．斯托克絕對是世界上最喜歡給學生找麻煩的人，在霍格華茲待滿了一年的菲比這麼

想道。 
  
　　去年是魔藥錦標賽，今年是躲貓貓大賽，斯托克校長在菲比的腦中樹立了一個「沒事找事」的

形象。做為學生，她能理解為什麼校方總是會想辦點和學科有關的競賽，理由不外乎就是刺激學

生學習、驗收平日學習成果等等。 
  
　　但是躲貓貓，菲比完全看不出意義何在。 
  
　　「意義？嗯——校長先生好像說了可以『增強學生魔法應用與臨機應變能力』，這樣想的話也不

是沒有意義……但是、但是！如果躲貓貓時間開始的時候，萊維先生也在場的話，搞不好可以一

起躲在一個狹小擁擠的地方，只有我和萊維先生——！」 
  
　　菲比不記得那場談話後來的走向了，反正肯定跟萊維脫不了關係，貝娜對萊維王子的愛意顯

然並沒有在暑假被沖淡。倒是菲比，她對於斯坦利的某種依賴似乎已不復存在──她發現自己其

實跟一般青春期的小女孩沒兩樣，容易對朝自己獻殷勤的男孩暈船，這一點她在暑假窩在床上的

日子中深刻地反省過了。 
  
　　絕對、絕對、絕對不要再那麼衝動。 
  
　　想到湖邊那次自己拐著彎的表白，菲比無數次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遠離城堡後才覺得這一切

都可怕得要命。 
  
　　這份幾乎算得上黑歷史的回憶，讓菲比在升上二年級後極少搭理斯坦利，而斯坦利也不再像

以前那樣經常獨自過來找她了，他們幾乎每次相見都是在貝娜和萊維的「巧遇」上。每次站在旁邊

看著貝娜與那兩個少年的互動，菲比總會開始思考自己保持緘默是不是對的，畢竟看在她眼中，

貝娜可是一點希望也沒有。 
  
　　然而這個煩惱並不是目前最要緊的，當她終於結束連續兩次遲交魔藥學報告換來的慘痛勞動

服務時，她不幸地被捲入了一場新的躲貓貓。附近的同學們像陣風一樣湧進溫室，本來只是來歸

還剩餘藥草的菲比就這麼在混亂中把自己塞進了一堆毛絨絨耳罩後頭。 
  
　　把躲貓貓的暴風帶進溫室的似乎是一群一年級生，他們的長袍乾淨得發亮，身材也都偏向嬌

小，還有幾個人肩膀上沾了一些草屑，看起來就像是剛結束飛行學的課程一樣。菲比只來得及匆

匆看了這些人一眼，接著她便和耳罩們合為一體，有兩個人似乎也認為這是個好躲藏的位置而湊

了過來。 
 
  
　　「喂——說實在的，我覺得飛林教授比我們還了解這個溫室至少一百倍，就算躲在這裡也沒有

用吧？」 



  
　　在菲比想著自己其實可以悠哉離開，反正被抓到也不會有懲罰的時候，門邊一個男孩拉開嗓

門用能響徹整個溫室的聲音說道，他的鬧聲立刻引來一陣窸窸窣窣的低語，菲比左手邊的一個女

孩低聲發出「嗚哇」的慌張聲音。 
  
　　接著菲比便聽見門邊傳來另一個嗓音：「能不能躲過我不知道，但你再繼續說下去我們會全部

都被發現，安賽爾。」 
  
　　「但是也不知道教授會不會過來不是嗎？我、欸、會痛欸優塔！妳為什麼不去躲盆栽後面啊，

非得跟我一起擠在這個小小地方？」 
  
　　「我不躲這裡的話，等一下就沒人制止你暴露我們全部了……喔，他來了。」 
  
　　溫室頓時安靜了下來，菲比發現自己左右兩邊的同學緊張得屏息，這讓她非常不解，不過是個

沒有處罰的遊戲？況且會來抓人的似乎還是那個人畜無害的飛林．羅特。 
  
　　被周遭緊張的氣氛驅使，菲比終於忍不住從耳罩堆中抬起頭來。她左邊是一個金色長髮的女

孩，菲比抬起脖子從對方的髮絲間向外看去——飛林．羅特似乎對外頭的幾個盆栽產生了興趣，

正彎著腰撥弄上頭的植物。 
  
　　左手邊那個長髮女孩開口了：「那個、好像，暫時不會進來的樣子，羅特教授他……」 
  
　　「唉、是嗎？我被優塔擋住了。」門邊那個叫做安賽爾的男孩道：「不過，這樣說起來的話，要是

飛林教授進來時西西妳假裝露出馬腳，那我們危機就解除啦？」 
  
　　「欸、這個……」 
  
　　長髮女孩嚇了一跳，髮絲搔過菲比的鼻尖，菲比只好重新把頭埋進耳罩堆中打了小小的噴嚏，

模糊中好像聽見叫做優塔的女孩遠遠地說了什麼，但她還沒能聽清，下一秒右手邊的女孩就發聲

了：「那樣不好吧？唔，畢竟大家都躲好好的，這邊也不只有她在躲而已。」 
  
　　是熟悉的聲音，菲比有些意外，但一時間卻想不起來。 
  
　　「喔？也是啦。」在菲比思索的同時，對話還在持續進行著：「不過如果西西要幫忙的話，妳不想

發現就只好自己換個位置啦？」 
  
　　「可是，這個要求本身不是很過分嗎？她本來搞不好能好好躲過的。」右邊的人似乎站起來了，

一些耳罩掉到地上，菲比皺眉朝對方的腿瞥了一眼——黑色長襪。 
  
　　門邊傳來男孩的低笑聲：「我又沒有強迫她，就說了，妳不想要這樣的話就換位置躲怎麼樣？」 
  
　　「我當然會換。」那個女孩生氣了，語尾變得有些尖銳，不知為何這令菲比感到陌生。她挪動視

線，沿著對方的小腿向上看去——午夜藍色的裙子、瘦小的身板，她想起來了。 



  
　　那是梅瑞狄絲．沃德爾，一個在一年級時挺照顧她和貝娜的四年級生，她正朝著門的方向露出

少見的不耐煩表情。 
  
　　門口的低笑聲還在繼續，菲比無聲嘆了口氣。 
  
　　安靜了好一會的左手邊女孩終於再次發話：「啊、那個、我不在意的啦……可以不用換位置的，

我覺得耳罩這邊還不錯，我自己換到其他地方就行了，也比較省事一點……更何況，羅特教授也

可能跟本不——」 
  
　　「我自己換，而且我已經換了。」梅瑞狄絲夾雜著不悅的聲音漸行漸遠，她在一排泡泡豆莢盆栽

後方檢視了一會後便逕自蹲下，菲比只能從細縫中看見一點她的金髮和不屬於溫室的藍色。 
  
　　門口的兩個人低語著什麼，但隔了些距離的菲比什麼也沒能聽清，她無奈地再次把臉埋進耳

罩堆裡頭並閉上眼睛。 
  
　　總覺得無意間撞見了什麼令人煩躁的場面，她想道。 
  
　　三個陌生的一年級生與一個印象中沒有脾氣的前輩，她真希望自己沒有一時混亂跟著藏起身

影，而且從開始躲藏到現在起碼過了快十分鐘，其實完全夠她冷靜地把所有東西歸還然後光明正

大離開溫室，甚至不會被飛林教授抓到。 
  
　　說實在的，她覺得自己也許可以跟那些人說別吵了，她很樂意現在就站起來離開，如果飛林教

授正好要進來的話就會把她逮個正著，這樣所有人都不用煩惱自己被抓到了——但是趴在毛絨絨

的耳罩堆裡，充滿睏意的菲比實在提不起勁開口跟那幾個陌生人說話。 
  
　　回神時溫室已再度靜了下來，門被大概是飛林教授的人推開，外頭的風短暫地吹進屋內。 
 
　　菲比閉著眼睛，她可以聽見飛林教授慢吞吞的腳步聲，這時候她忽然覺得自己跟左邊女孩選

的位置非常愚蠢，飛林教授怎麼可能不會發現這堆明顯大了一圈的耳罩呢？她發現門邊那兩個

人也許找了個非常聰明的位置，俗話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雖然她不曉得他們具體

是躲在哪，但如果正好是教授走進門時不會立刻轉頭查看的死角，那麼那裡跟本就是—— 
  
　　「呼哇！」 
  
　　一陣短促的驚叫打破了寂靜，飛林教授停下腳步，菲比左手邊的女孩也發出細小的驚呼，但似

乎只有菲比聽見了。菲比小心翼翼地從耳罩堆中露出眼睛，在不驚動教授也不破壞耳罩堆的情況

下，她只能透過眼角餘光看見飛林教授的褲子。 
  
　　「沃德爾……小姐……」飛林教授用招牌的緩慢語速說著：「找到了……」 
  



　　發生了那樣的事，最後被抓到的卻是梅瑞狄絲，菲比頓時感受到上帝和梅林的不公平。她試著

想像梅瑞狄絲的心情，肯定既生氣又無可奈何，如果她沒有因為剛才的小插曲換位置的話也許就

不會被發現了。 
  
　　然而梅瑞狄絲似乎比她想像得還要不甘心。 
  
　　似乎一次只能尋找一個地方的飛林教授很快就離開了，關上門前還不忘提醒溫室其他人記得

把弄亂的地方都整理乾淨，而梅瑞狄絲在被抓到時朝著飛林教授露出的苦笑在對方離去後便迅

速滑落。 
  
　　「是你丟的紙糰。」在菲比離開耳罩堆深呼吸時，她聽見梅瑞狄絲這麼質問道：「是從門那邊飛

過來的，飛林教授背對你們。」 
  
　　「妳沒有嚇到發出聲音的話，教授什麼也不會發現。」安賽爾笑嘻嘻地回應，好像這一切再自然

不過。站起來的菲比終於看清楚門邊兩個人的臉了，男孩安賽爾有著一頭黑色短髮和一雙狹長的

棕眸，女孩優塔則一瞬間讓菲比困惑了兩秒，因為她乍看之下就像個男孩。另外，他們兩個人都

穿著綠色內裏的學院袍。 
  
　　梅瑞狄絲則背對著菲比，她縮起瘦小的肩膀，左手緊握著一糰紙球，她再次開口：「這比你們喊

別人代替自己被發現還過分。」 
  
　　「別誤會，我什麼都沒做喔？」優塔笑著舉起空蕩蕩的雙手：「就連主意都沒出。」 
  
　　「欸——所以都是我的錯？」 
  
　　「我可沒這麼說。」 
  
　　梅瑞狄絲對這兩人的對談顯然一點興趣也沒有，她扔下紙糰，深呼吸踩著重重的步伐離開溫

室，門口的兩個人與菲比的視線都追隨著她離去的背影。 
  
　　「她是誰啊？」在好幾秒的安靜過後，安賽爾才開口問道。 
  
　　「沃德爾，剛才教授有說過了，沒記錯大概四年級吧。」優塔答道：「一個純血，他們家的魔藥風

評不錯，比你還值錢好幾倍，安賽爾。」 
  
　　「我哪知道這種事？」 
  
　　不理會門邊的對話，菲比彎腰撿起梅瑞狄絲留下的紙糰攤開。那是一張普通的羊皮紙，上頭什

麼也沒寫，菲比便重新把它揉成一糰紙球握在手裡，接著望向左邊忙著把掉落在地的耳罩放回去

的金髮女孩問道：「他們是妳朋友？」 
  



　　「欸？」或許是沒料到會被搭話，穿著葛來分多長袍的金髮女孩嚇得撞掉了兩個粉紅色耳罩，

她匆匆瞥了眼門口還在談論同個話題的兩個史萊哲林，接著用有些不確定的眼神看了回來：「我、

應該是吧……雖然我跟優塔比較熟一點，但是，那個，安賽爾也只是比較喜歡開玩笑……」 
  
　　「都可以。」菲比打斷對方：「我不在意這個。」 
  
　　女孩看起來比剛才更緊張了，但沒有繼續說下去。菲比聳了聳肩，她轉頭盯著不久前梅瑞狄絲

躲藏的地方看了兩秒，接著跨步朝著門口走去，還在談論加隆問題的兩個人似乎這時才注意到她

，他們終於停下交談。 
  
　　在她經過兩人身邊並拉開門時，安賽爾開口似乎想要說點什麼，而菲比不給他那個機會。她一

甩手，一直握在手裡的紙糰就這麼軟綿綿地砸在安賽爾的額頭上，發出有些搞笑的「啪」一聲。 
  
　　「還你。」 
  
　　拋下這句話，她扭頭離開溫室，眼角餘光還能看見安賽爾一臉茫然的表情，菲比裝模作樣地撥

了撥自己永遠打了一堆結的的紅色卷髮。 
  
  
 
 
　　她忽然覺得自己其實帥氣無比。 
  
  
 
 

 


